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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胶东半岛那片曾饱经战火洗礼的土地上，一位世纪
老人以其不凡的人生轨迹，书写着忠诚、奉献与坚韧的传
奇。他，就是孙佑杰。1926年出生、今已虚岁百龄的孙
老，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抗战老兵，一位历经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血与火考验的革命战士，更是一位“退
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将余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社会与
下一代的模范长者。他的百年人生，是一部活的历史教科
书，是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更是一盏指引后人前行
的明灯。

烽火岁月

三场大战洗礼出的钢铁战士

孙佑杰的青年时代，是与国家民族的危难紧密相连
的。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中华大地时，他怀揣着家国仇
恨与救国理想，毅然投身革命洪流，成为一名英勇的抗日
战士。在敌后战场，在枪林弹雨中，他与战友们并肩作战，
不畏牺牲，屡立战功，用青春和热血抵御外侮，捍卫了民族
的尊严。这段艰苦卓绝的经历，铸就了他坚定的理想信念
和无畏的革命精神。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佑杰并未解甲归田。为了中国人
民的解放事业，他又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解放战争的洪流之
中。他跟随部队转战南北，经历大小战役无数，从东北到
华北，再到跨过长江，见证了一个旧时代的崩塌和一个新
时代的建立。枪炮声中，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革命的意
义，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然而，考验并未结束。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战火
烧到了鸭绿江边。孙佑杰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
大号召，随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
投身于那场极其艰苦惨烈的战争。在冰天雪地的异国他
乡，面对装备精良的强敌，他和他所在的部队以惊人的意
志和牺牲精神，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三场战
争，孙佑杰立下大小战功十余次。战争的洗礼，将孙佑杰
从一个热血青年锤炼成了一位具有钢铁意志和丰富作战
经验的优秀革命军人，在他身上留下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烙
印与荣光。

笔墨春秋

退休不褪色的宣传尖兵

离休，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功成身退，对孙佑杰来说
却是新征程的起点。60岁那年，他婉拒了安逸生活，做出
了惊人的决定：“我要用剩下的生命，把战友们的故事写出
来，他们不能白白牺牲。”面对陌生的文学创作领域，仅有
小学文化的他开始了艰难跋涉。字典翻烂了四本，稿纸堆
满了半间屋。无数个深夜，他因写作时过度投入而导致高
血压发作，被紧急送医。医生警告他必须休息，他却把病
房变成了书房：“我的时间是按秒计算的，等不起啊！”

历经10年呕心沥血，20多万字的《鸭绿江告诉你》终

于问世。这部被评论界誉为
“战争亲历者灵魂告白”的著
作，以震撼人心的细节还原了
历史的真实与残酷。在退休
的日子里，孙佑杰先后创作了
《策反者》《胶东老兵战地情》
《一生和党心连心》《耄耋之年
再出发》等7部著作。他把大
部分稿费用来资助贫困学生，
在他家,感谢信堆积如山。创
作高峰期的他，本可安享赞
誉，却做出了更令人惊讶的决
定——开始自学绘画。

“文字不够，我要让更多
人看见历史。”70岁高龄，他从
零开始钻研绘画。颜料弄脏
了墙壁，画笔磨破了手指，经
过整整三年苦练，他独创出“刀画笔”技法，以刀代笔，以
色为墨，开创出令人惊叹的革命历史画系列。《上甘岭的
夜晚》中，炮弹照亮战士坚毅的面庞；《跨过鸭绿江》里，
冰河中行进着不屈的脊梁。百余幅画作，构成了一座流
动的革命历史纪念馆。

心声传递

六百场报告润泽无数心灵

如果说写作是静态的传承，那么作报告则是动态的、
更具感染力的奉献。孙佑杰深感，文字的力量固然重
要，但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碰撞，更能触动人的灵
魂。于是，他不顾年事已高，毅然走上了讲台，成为名副
其实的“义务宣讲员”。

他的足迹遍布机关、部队、学校、社区。至今，他已作
了超过600场报告。每一场报告，他都认真准备，针对不
同的听众调整内容。对官兵，他讲战场纪律、战友情怀、牺
牲精神，激励他们精武强能、保家卫国；对青少年，他讲民
族苦难、英雄故事、理想信念，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对社会大众，他讲传统美
德、奉献精神、家国情怀，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他的报告，从不空洞说教，而是一个个亲身经历的鲜
活故事，一段段感人至深的细节，质朴无华却又力量千
钧。看到台下官兵坚毅的眼神、青少年感动的泪水，听到
群众热烈的掌声，他感到无比欣慰，觉得一切辛苦都是值
得的。这600余场报告，如同600多颗种子，将红色基因、
爱国情怀、奋斗精神播撒进无数人的心田，悄然生根发芽。

永葆本色

点滴善举汇聚道德之光

除了宏大的写作和宣讲，孙佑杰更在日常生活中践行

着一名老共产党员、老战士的初心使命。他“不停地做好
事奉献社会”，这些好事或许并不惊天动地，却如涓涓细
流，温暖人心。

他生活俭朴，却时常慷慨解囊，帮助身边有困难的群
众，支援灾区建设，捐资助学。他关心教育，经常与青少年
学生通信，解答他们的困惑，鼓励他们成长。他积极参与
社区活动，以身作则，传播正能量。在他的身上，人们看不
到功勋老人的架子，看到的只是一位慈祥、热忱，始终想着
为他人、为社会再做点什么的善良长者。这些点滴善举，
与他的战功一样，闪耀着人格的光辉，诠释了“人民公仆”
的深刻内涵。

时代楷模

百岁荣光映照前行之路

今年8月初，孙佑杰老人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中央电视
台第七套国防军事频道的节目中。镜头前的他，精神矍
铄、思维清晰，深情讲述着过往，殷殷寄语着未来。这位百
岁老兵的出现，本身就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一堂深
刻的传统教育课。他以自己的存在，联通着历史与现在，
昭示着精神的力量可以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孙佑杰的百岁人生真正做到了永恒的奉献。他从战
争走向和平，从青年走到期颐，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从
未忘记过最初的誓言。他是广大官兵学习的榜样，激励着
新时代革命军人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他是青少
年学习的榜样，引导他们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立志成才、
报效国家；他更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昭示着什么是真正
的奉献精神、什么是永不褪色的初心。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孙佑杰老人用他的百年历
程告诉我们：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其宽度与厚
度；英雄的本色不仅体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更闪耀在和
平岁月的持久奉献之中。他的故事，必将激励更多的人在
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奋勇前行！

过去，我国不少地方都建有魁星楼和文昌阁。有人认
为魁星楼与文昌阁是一回事，只是叫法不同，其实这个说法
是不恰当的。魁星是掌管教育和科举的，有点像现在的教
育部，而文昌阁是供奉文昌帝君的建筑。文昌帝君是中国
民间信仰的文运之神，是掌管文化的，类似于现在的文化和
旅游部。

芝罘区域内原来有魁星楼和文昌阁各两座。

魁星楼

魁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主宰文章兴衰的神，在儒士学子
的心目中，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儒士学子们都希望托魁
星的福，在科举上有所成就。旧时中国很多地方都建有祭祀
魁星的魁星楼、魁星阁等建筑物，香火鼎盛。

没见过魁星像的人也许会想，既然魁星是主管功名科举
的，一定是一位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吧？其实恰恰相反，魁
星面目狰狞、金身青面、赤发环眼，头上还有两只角，整个是
鬼的造型。魁星右手握一管大毛笔，称为朱笔，意为用笔点
定中试人的姓名，左手持一方砚台；右脚金鸡独立，脚下踩着
一只大鳌（一种大龟）的头部，意为“独占鳌头”，左脚摆出扬
起后踢的样子，以求在造型上呼应“魁”字右下方的一笔大弯
勾，脚上是北斗七星。

过去，芝罘区域内的两座魁星楼，一座位于芝罘区东部
桑园路南首的山坡上，一座位于南郊的傅家村。

位于桑园路南首山坡上的魁星楼，是由芝罘望族所城刘
家三修而成。明朝中后期，所城刘家七代人世袭奇山所正千
户。清朝顺治年间奇山所被裁撤后，刘家又转向读书经商，

多人考取了功名。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刘九标考取岁贡
后，刘家非常高兴，认为是魁星保佑，其父刘振先决定供奉魁
星，以祈求刘家能有更多的后人学有所成。他前往东郊盛产
青石的樗岚村，选购了一块1米多高的优质青石，请石匠将
其凿雕成内神外龛的魁星神龛，经风水先生选址，把它放置
于俯瞰整个所城里的山坡上。石魁星左手执砚、右手执笔，
高高大大，双目炯炯，真有点喷射智慧的风采。光绪初年，刘
氏十七世刘兆付见魁星神龛有些风化，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
考取功名，遂出资在神龛旧址修建了一座高约2米、六角两层
的塔式楼，将魁星置于其中，使魁星神像有了遮风避雨的地
方。光绪十九年，刘家十八世刘麟瑞和刘凤镳兄弟二人双双
中举，其父刘怀奎大喜，于次年出资三修魁星楼，增其旧制，
并将珍藏多年的檀香木魁星雕像置于其上，以表达对魁星的
感激之情。

三修后的魁星楼高约10米、直径约4米，为砖、石、木结
构的六角三层塔式建筑。底层为高约3米的全封闭六角形
基墙，不借助梯子很难登上二层。二层周边比全封闭的底
层缩进0.5米，可供人行走。二层东北侧有一个半圆形的门
可进入塔内。塔内设供桌及条几，东南墙面上砌有一穴洞，
穴内供奉着魁星。由二层内的木梯可登上设有透空圆拱窗
的第三层楼，远眺烟台市区。楼顶被青瓦覆盖，顶部是葫芦
形塔刹，塔内壁呈圆形。楼体除了在二层的西北角留有一
拱形窗孔向着所城里外，再无其他窗户，但在屋檐下方的砖
木间留有空隙，起到通风减阻作用。这一带风光秀丽，每天
游人很多，来此的学生一般都会拜一拜魁星，同时将自己的
姓名刻在石头上，再投入魁星楼的窗洞中，以求像刘家的几
位前辈一样学有所成。遗憾的是，上世纪30年代时，烟台部
分思想激进的学生将檀香木魁星神像搬出来烧毁，1966年

“文革”一开始，魁星楼即被学生炸毁，延续所城刘氏文脉近
300年的魁星楼成了一堆断砖残瓦。魁星楼虽被毁，但其名
仍留存于市民的记忆中，后来此地新修的隧道就被命名为

“魁星楼隧道”。
傅家村位于烟台市南郊，明朝中期时建村。清朝中期

后，傅家村很多人外出经商做买卖，当时是有名的富村。村
民们在经济上富裕的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后生取得功名。
于是，他们在会首的组织下，精心选好地址，在村东南修了一
座魁星楼。这座魁星楼的规模及式样与桑园路南首山坡上
的魁星楼基本一致。当时传说，如果魁星楼修好后村里出了
状元，就叫“魁星典状元”。之后，每年学生开学时，先生都会
领着学生到魁星楼前参拜，鼓励学生发奋读书，将来中状
元。光绪十一年，傅家村的傅懋凯考取第38名武举人。光绪
十五年，傅懋凯参加殿试，考取一甲第三名武探花，授二等侍
卫，官至参将，诰授从二品武显将军封典，离武状元只差两
步。1947年，魁星楼被占领烟台的国民党军队拆毁，木料和
砖石用于修筑蓁山上的工事，现遗址尚在。

文昌阁

芝罘域内的两座文昌阁分别位于东郊的金沟寨村和西
郊的西牟村。相比前面的魁星楼，这两座文昌阁的知名度要
低得多，以至于很少有人知道。

著名作家冰心女士小时候随父亲住在金沟寨村，后来曾
写文章深情回忆这段生活，文中曾提到金沟寨村南“有一座
魁星楼”。笔者在芝罘区政协文史委工作时，曾主持编修《芝
罘区村庄简志》。作为文史爱好者，我很重视普查各村的文
物及古迹，在金沟寨村采访时，特意向村里的老人打听这座

“魁星楼”的情况。不料，老人们说，金沟寨村没有魁星楼，只
有一座文昌阁，且有民谣为证：“金沟寨村真壮观，东面是海
西面是山，南面有个文昌阁，北面有个水师营盘。”金沟寨村
的文昌阁位于村庄东南，高近10米，建文昌阁的大青砖有30
斤重，整座文昌阁很宏伟壮观。有老人说，其遗址约有5间民
房宽。1948年时，文昌阁被国民党军队拆除，木材及砖石被
用于修筑据点。前些年，烟台市政府在文昌阁遗址处建了烟
台市图书馆——想必是古人与今人心有灵犀。

西牟村隶属于只楚街道办事处，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
古村落。该村的文昌阁位于村东南，砖瓦结构，建筑面积约6
平方米，下有0.7米高的石基座，上部阁体为砖砌，通高不超
过3米。传说清朝咸丰年间，有人请阴阳先生来给西牟村看
地气，先生绕村转了一圈后，提议在村东南方向建文昌阁，将
来西牟村定能出大人物。该文昌阁于1947年被国民党军队
拆毁，将砖用于修筑碉堡。

芝罘区的魁星楼和文昌阁，有3座被解放战争期间占领
烟台的国民党军队拆毁，一座毁于“文革”，实在令人心痛。

（文中关于魁星楼的描述参考了刘正中、解焕新、王建波
三位先生的有关文章）

处暑过后，天气渐凉，各种农作物相继进入成熟期。不
久前刚舒展开的浅绿色的高粱穗子，慢慢地染上了些许的
红，最后完全红成一团、一簇，缀连成为一片。朝霞映红天
空，晚霞洒满大地。霞光中，高粱穗子红彤彤的，那般娇艳，
连同原本黄绿的秸秆也着上了红装。丰收的景象甜醉了每
一位劳作的乡里人。

“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在农村生产队的
那些个年头，由于小麦种植亩数较多，机械化还没有普及
开，单靠人刨牛耕、耧播人撒，只抓“正当时”的“秋分”时节
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现实的。故自“白露”开始，一直到寒
露乃至霜降甚至立冬时节，还时常会出现扩种增播的情
景。只是根据时节早晚，适当增减种子数量，确保来年小麦
长势合理，达到增种必增收的目的。

白露刚过，村民们就开始收获早春作物。刨倭瓜，晾晒
地瓜干，刨高粱，掰春玉米。只要腾出地块，就开始撒粪耕
地，播种小麦。也就是说，自白露开始，农村的秋收秋种会
战就会正式拉开序幕。

地里，人们正忙碌着。刨高粱的十几个人，大多是健壮
的男劳力，也有青年妇女和乳臭未干的中学生。这些人是
生产队的主力，什么重活、累活都由他们承担。能干的行家
里手已刨到地头，急忙转回身，帮助未刨到地头的人。落在
后面的，这时早已汗流浃背，腰酸脖梗疼。尽管知道一天的
劳累就要结束，想要加把劲，但就是刨不快，真是“心急吃不
了热豆腐”。手掌上尽是水泡，镢柄触碰到磨掉皮的手掌，
钻心地疼，丝丝血痕印在把柄上。还没等根完全刨起来，沉
甸甸的高粱穗子早已压了下来，如同顽童在压跷跷板，胳膊
的作用力根本奈何不了它们。刨高粱太难了，初生牛犊不
怕虎的那股热情早已荡然无存，这时更加能体会“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的深层含义。

刨倒的高粱铺在地里，一排排地整齐有序。收高粱的
多是中年妇女和年迈老人。他们手拿刻刀，将穗子从秸秆
上一一砍下，一堆堆地放好。每个人都是那样仔细，生怕漏
掉一个穗子。这些过惯苦日子的人，最懂得珍惜每一粒粮
食。孩子们将高粱穗子装到骈篓（一种比
较大、专为装载收获的粮食作物的编织
筐）中。刚刚放下镢头的汉子们，烟都没
顾得吸上一口，就推起小车，急匆匆地运
送。一辆辆小车满载而归，一辆辆空车又
返回地里，来回穿梭。运走高粱穗子，人
们又忙着捆高粱秸，然后扛着、拖着，将它
们运到地头、堰边的空闲地儿。随即就会
有蝈蝈在上面鸣唱，还有大油蚂蚱爬上去
迎日出送晚霞，吸和风吮雨露。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人们享受着
丰收的喜悦，也不由自主地追思着一年
的辛劳。

清明过后，大地回暖，万物复苏。山
间小路上，运粪的车辆往来穿梭；田野地
头，人欢牛哞，山野沸腾了。“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临近谷雨，雨水开始多了起来，也正是乡
间播种的最佳时节。松松软软、刚刚耕翻
过的泥土还带着氤氲的湿气，耧蛋在耧斗
里“咣当咣当”地有节奏地抖动着。顺着
耧角，种子被撒进土里；石磙子“吱吱呀
呀”地紧随其后，将种子压实、封严。高粱
和谷子一样，播进土里都需要用器具压一
压，以保墒情。“打毂轮的落不下扶耧的”
世代为人们相传，昭示着不可颠覆的人生
哲理。

在盼望中，小苗破土而出，星星点点，
时隐时现。韩愈先生的“草色遥看近却
无”，说的应该就是这种朦朦胧胧的春日
景色吧。不几日，幼苗一行行，密密匝匝
地探出了脑袋，在春风中、在阳光下簇拥
依偎，赶趟似地生长着。

耪（用锄锄草并翻松土地）高粱的人
来了。他们躬着腰，用大锄在前面耪，后面紧跟着的人蹲着
剜。一会儿功夫，耪剜过的小苗一株株距离均等，清晰可数
却东倒西歪，有的甚至只有一条小根须与泥土相牵。“仰歪
胯晒胡黍（即高粱）”，不用担心，这些小苗儿是有着极顽强
的生命力的。

淅淅沥沥，高粱苗在细雨中迅速生出新的根系，伸进泥
土，扶正身子，努力向上。不几日，葱绿一片。微风阵阵，泛
起碧波，荡出涟漪。地头堆起了粪土，有的是灶台炕土，有
的是人畜圈肥，一堆又一堆。喂高粱的人来了，推着车，挑
着筐，扛着耠子、大镢和铁锨。他们开沟、挑运，然后一把把
地将肥料抓到沟渠里，喂到高粱苗根处，又将其盖好，用脚
踩实。

“胡黍地里风凉客屋热”，是农村人挂在嘴边的口头
禅。是的，高粱秸叶子光滑、柔和，不会刺伤人的肌肤，不像
玉米，秆、叶上有一层薄薄的茸毛，叶片边上还有排列均匀
的小毛刺，人碰到了不仅痒痒，有时还会划伤肌肤，留下道
道血痕。所以在高粱地里干活，不会觉得烦躁。同时，长高
后的高粱秸秆、叶能遮住日光的暴晒，有丝丝凉意，内心里
别有一番滋味。不过这句俗语透视出的更多的是劳动人民
那种勤劳质朴的内质。他们嘴上说的连同心中惦记着的，
除了庄稼还是庄稼。即使身坐客屋，依然忘不了自己的那
一亩三分地儿。劳作是他们的习惯，清闲时反而并不自在，
也不觉得有什么凉快、舒心可言。

高粱地、青纱帐，许多英雄凭借高粱地躲过劫难，无数
战士钻进高粱地打游击、歼敌寇。“高粱熟来红满天，九儿我
送你去远方。”莫言小说《红高粱》中的主人公余占敖、朱豪
三带领队伍与日伪斡旋于高粱地，展示了中国人民战胜敌
人的凛然正气，书写出了中国人民睿智的战斗故事。

一阵凉风吹过，高粱叶子时而“窸窸窣窣”，时而“沙沙
啦啦”，是在为中国人、为中国故事谱写华章，还是要引发人
们更无尽的遐想？

运到场院的高粱穗子经过晾晒、滚压、扇扬，粒子堆集
到一起，红灿灿，小山似的。小车队将装满麻袋的粮食推走
了，运往国家粮库。保管员留出集体的，作种子、作饲料。
社员们分到了自己的那一份，有的连忙捣点胡黍米，让家人
品尝下新粮的味道；有的上磨推成面粉，打稀饭、包菜角、蒸
发糕，变着花样满足家人的需求；更多的人家是将粮食装囤
入瓮，仔细地收藏……

芝罘域内的魁星楼和文昌阁
□彭守业

桑
园
路
南
首
山
坡
上
的
魁
星
楼

傅
家
村
的
魁
星
楼

位于桑园路南首山坡
上的魁星楼，是由芝罘望族
所城刘家三修而成。

傅家村位于烟台市南
郊，明朝中期时建村。清朝
中期后，傅家村很多人外出
经商做买卖，当时是有名的
富村。村民们在经济上富
裕的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
后生取得功名。于是，他们
在会首的组织下，精心选好
地址，在村东南修了一座魁
星楼。

那
些
年
的
红
高
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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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烽火赤子心
——记抗战老兵孙佑杰的传奇人生与永恒奉献

□赵景涛 孙海军

孙佑杰孙佑杰 （（YMGYMG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刘晓阳 摄摄））


